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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绝不止是一次面部
和腹部的80块肌肉的简单运
动，它是一个人略显卑微的
生命，向疾病抗争时最有力
的“武器”。32岁的石鹏鹏，谈
及尿毒症、6次病危通知书、一
周两次的透析，一直笑着。

对现在的生活，他很满
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
个暖和和的住的地方，有几
个谈得来的朋友，每天晚上
能睡个安稳觉，早上醒来能
看到阳光。他说，这样就很
好，如果放在6年前，他根本想
不到还能活着。

认识石鹏鹏，得缘于星
火义工的一位志愿者，他说，
石鹏鹏让人们看到的不是贫
困，而是面对生命顽强的态
度。

他说现在每天

过得都很快乐

10日上午10点多，风虽有
些微凉，但太阳很明媚、温暖，
在滨城区时间·瑄嘉名都小区
门口，石鹏鹏站在那儿等着。
见到他时，他的第一个动作就
是笑。认识石鹏鹏的人都说，
他很爱笑。

1米7左右的个子，脸上胖
乎乎的，不算瘦，但可能因为
透析的缘故，面色很灰暗。石
鹏鹏说，他现在住在餐厅老板
租的员工宿舍里，半个月前，
因为右胳膊不小心骨折了，便
一直在休养。说到胳膊骨折的
原因，他笑着说，“说出来你们
可能都不信，我这胳膊是因为
拔插座时用力稍大了一点骨
折的。”因为长期透析的缘故，
石鹏鹏身体的骨组织钙质流
失，如果某个动作幅度过大、
用力略猛就可能造成骨折，比
如抬东西、伸胳膊、拔插座。幸
运的是，此次骨折的是右胳
膊，而并非是做透析的左胳
膊，让他避过了一次风险。

员工宿舍里有三个卧室，
相比其他卧室里烟蒂、烟灰满
地，酒瓶、袜子乱放的一片狼
藉状，石鹏鹏的卧室里干净清
爽，每样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
齐。而唯一显得不那么整齐的
是放在桌子底下及桌洞里的
空药盒，以及桌子上还没吃完
的药。石鹏鹏说，现在每天都
要吃药，而这些仅是这一周里
吃完的药。

平常，石鹏鹏大多数时间
都是在餐厅上班，回到宿舍也
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安静地
看书。而这并不代表他不喜欢
交朋友，相反，他也有自己的
朋友圈子，而且非常喜欢和朋
友聊天说笑。即便身体不允许
吃咸的东西，但他觉得和朋友
在一块谈笑，即便花钱光看他
们吃，也很高兴。

现在工作餐厅的老板在
一次活动中认识了石鹏鹏，希
望他换个环境，换个心态生
活，便让他来餐厅上班了。现
在，石鹏鹏每个月工资1200元，
其中100元捐助款是每个月的
固定支出，再给父母500元，剩
下的600元便存进了自己的小
金库。他说，或许父母不差这
些钱，但他希望让父母看到自
己活得很好。

问石鹏鹏为什么总爱笑，

他回答说，因为每天过得都很
快乐。“今天能吃到爱吃的菜，
我高兴；晚上能安稳地睡觉，
我高兴；帮助了别人一点，我
也高兴。”他说，能活着，很知
足。

6次跨过生死

母亲给他力量

他说，他最怕母亲难过，
最不忍心看到母亲流泪，当他
每次走在生死线上的时候，他
都会死死抓住母亲的衣角，仿
佛那是他的救命稻草。

现在，吃饭和喝水对他来
说就是一项标准化的任务，每
天的饭和水加起来不能超过2

斤重。中午1 1点多，在石鹏鹏
工作的餐厅吃了饭。这是家素
食自助餐厅，有家常菜、有小
咸菜，但石鹏鹏只喝了一份
粥，吃了些主食，这是一天来
他最主要的一顿饭。他已经完
全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但回溯
到6年前，26岁的小伙子很难接
受这个生命的拐点。

2009年，石鹏鹏和其他年
轻小伙子一样，有自己的爱
情、工作、生活以及健康的身
体，而一场让他并不在意的小
感冒，摧毁了这一切。2009年4

月份的一天，石鹏鹏和往常一
样开车去天津送货，在路上被
风吹着，略微有些感冒了，并
没有让年轻的他放在心上。后
来小腿也慢慢肿了，回到东营
一开车门，整个人从车上掉了
下来，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在宿舍扛了17天后，被母亲叫
回家，在村里的诊所输液。第
一天，第二天，到了第三天，他
整个人被父亲背着回来了。5

月11日，因为病重住进了滨州
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天也被检
查出了尿毒症。

“当时，在秦皇台乡十里
八村，都曾说起过，西石营村
一个小伙子查出了尿毒症，活
不了多久了。”石鹏鹏说，有时
候，话语是能把人淹死的。他
放弃了爱情，也曾多次想放弃
生命。“你们不知道，我父母接
到过6次病危通知书，我都不
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不
过，每次躺在病床上醒过来
后，都会发现我的手死死抓着
我妈的衣服角。”石鹏鹏说，因
为接受不了突然而来的疾病，
他和母亲吵过很多次架，或者
为了喝水、吃饭，或者为了钱，
然而最终都是母亲的执拗获

胜。
为了筹集医药费，家里把

新盖的房子卖了，那是家里攒
下的 1 6万积蓄为石鹏鹏盖得
婚房，当时计划等房子盖好了
就和女朋友定下来。当查出尿
毒症后，他主动和女朋友分了
手，家里也把新房卖了，用多
次讨价还价才卖出的 1 1万元
交上了医药费。但还是不够，
母亲刘玉美在医院照顾着，父
亲石振兴便回村里借钱，“以
前关系都挺好，我家盖房子的
时候，还说如果钱不够就去家
里拿，但是我生病之后，我爸
再去借钱，就借不出多少了。
我爸不爱说话，心里藏事，因
为着急，耳朵也变聋了。”石鹏
鹏看到父母的辛苦，时常发脾
气，想结束生命，但母亲对他
说，如果他死了，他们也会跟
着他去。这次，石鹏鹏的右胳
膊不小心骨折了，给家里打电
话，母亲刘玉美一听，着急上
火，左耳朵也变聋了。

现在，闯过了6次鬼门关，
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了让
他满意的生活。现在石鹏鹏也
更加珍惜生命，每周按时做两
次透析，注意忌口，有时间还
会去参加公益活动。

盼望春暖花开

感恩帮助他们的人

刘玉美说，儿子住院时身
边有很多尿毒症病人，其中有
很多有钱的，各种治疗都做
了，但有些最终没有扛过去。
而像儿子一样的许多“穷人”
病友依然活着，她说，哭也是
一天，高兴也是一天，为什么
不高高兴兴地过呢？更何况，
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人只
要活着，就有希望。

在秦皇台乡西石营村，石
鹏鹏的父亲石振兴和母亲刘
玉美迎出门来，身后是简陋的
篱笆院和四间石灰墙。这四间
房子是2013年危房改造时新盖
的。那一年，雨水特别多，好几
天难得见着太阳，原先的老房
子最终熬不住一场场大雨，在
七月份的一天，塌了。后来村
里组织人给盖了四间房。在篱
笆围成的院子里，三个用铁丝
网编起来的粮食屯盛满了今
年新收获的玉米，这道亮丽的
色彩，犹如此时石鹏鹏母亲脸
上的笑容，满是温暖和希望。

进门第一间房子里放满
了棉花，刘玉美说，前两天一

个收棉花的说给3 . 12元/斤，价
不算高便没卖，今天早晨又来
了一个看棉花的，人家直接没
说价格就走了。“今年种的棉
花不太好啊，都是没开的瓣瓣
子，主要是给棉花打药的时候
没跟上。”刘玉美说，她和老伴
的身体不如以前了，肩膀疼，
腿疼，有时都背不动喷雾器
了，该给棉花打药时没跟上。

走进里屋的第一感觉就
是，清冷。摸摸墙，冰凉冰凉
的，虽然作为屋里唯一取暖的
炉子，此时烧得很旺。“外面冷
不？快到炉子这边来暖和暖
和。鹏鹏打电话说快到家了，
放下电话，我们就赶紧把炉子
生起来了。”原来，炉子是刚点
起来的，石振兴和刘玉美不舍
得烧煤，她说，习惯了也就不
觉得冷了。刘玉美让石鹏鹏在
炉子旁坐下，他拉着让母亲坐
下了，自己坐在了床沿上，又
给母亲整理了一下毛衣领子。

“现在都不能算困难了，
最困难的时候都已经走过来
了。”刘玉美说。石鹏鹏住院
时，刘玉美都是捡别人扔到垃
圾箱里的剩馒头吃，“我也不
说话，等他们走了后，我就再
把馒头捡回来，坐在一边吃。”
为了省钱，她从滨州医学院附
属医院到人民医院去买药，一
个夏天来回跑，磨烂了一双
鞋，最后鞋底子都透了。“那时
候都挺过来了，现在有吃有喝
的，即便是没有多少钱，这些
玉米就够我们吃一年了吧。而
且鹏鹏还这么好好地活着，我
们一家人就很高兴了。”刘玉
美笑着，满怀希望地说，今年
棉花、玉米大丰收，老两口再
使劲干活，要不了几年，就能
把欠着的十多万债还上了。

在石鹏鹏家有一个小金
库，钱不多，只有1000元，但却
让一家人安心。刘玉美说，除
了给石鹏鹏看病，谁都不能
动。“有了这1000块钱，我们就
不怕住不上院。而且，也不用
总是欠人人情。”刘玉美说，每
当有人送来东西时，都觉得不
好意思，因为没有什么可送给
别人的。

临走时，刘玉美问石鹏鹏
要了一个曾经帮助过他们的
朋友的电话，刘玉美听说那人
家里的小孩过满月，打算去看
看。这时候，从进门后一直沉
默寡言的石振兴，赶紧找来纸
笔把电话记了下来。

文/本报记者 王茜茜
片/本报记者 李运恒

石鹏鹏给母亲整理衣领。

石鹏鹏住在干净的宿
舍，他说他很知足。

石鹏鹏的父亲记下帮
助过家里的人的姓名和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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